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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学专家孟目的与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四部药典

朱珠，张波，唐彦，梅丹，李大魁（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药剂科，北京１００７３０）

摘要：扼要介绍药学专家孟目的的职业生涯。他曾在北京协和医院药房工作，经历了医疗业务量和制剂供应的快速发展时

期，两度担任代理药房主任；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四部药典的编纂中，他一直处于骨干地位，在我国剂型和药名的规范命名和统

一翻译规则方面，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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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看国家药典委员会官网，孟目的的名字出现
在建国之初起连续四届药典委员会的专家名单

中［１］。他还是１９２１年至１９４１年期间在北京协和医
院（曾名为北平协和医院）工作过的英国药学会会

员药师之一［２］。北京协和医院建立于１９２１年，是参
照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医院模式，由美国洛克菲勒

基金会下属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出资［３］。当年的

北京协和药学人在我国的医药发展史上留下了怎样

的痕迹呢？本文从新中国成立后连续四届国家药典

委员会专家孟目的说起。

１　孟目的与北京协和医院的渊源
孟目的（１８９７～１９８３年），河北保定人，其父是

基督教公理会牧师。中学毕业后，１９１６年由家人推
荐他进入原协和医院（北京协和医院前身）做学徒，

学习并做辅助工作。１９２０年他赴英国勤工俭学，在
英国伦敦爱兰帕利药厂实习。由于在原协和医院做

学徒期间打下的数理化基础和英语基础，１９２１年他
直接考入英国伦敦大学药学院，１９２４年毕业后取得

英国药学会会员资格，是该会的第一位中国籍

会员［２４］。

北京协和医院１９２１年建院时的第一任药房主任
是 ＪｏｈｎＣａｍｅｒｏｎ博士（中文名康约翰，１８９１～１９６４
年），他一直在这里工作直至１９４０年；建院不久就组
织编写了北京协和医院处方集第一版，据认为是中国

的第一本医院处方集［２］。孟目的１９２５年１月１日应
聘入职北京协和医院［２，５］，很快就熟悉了药房的调配

与制剂工作（图１，２）。１９２６年康约翰主任回国休假
１年，授权孟目的代理药房管理和业务指导工作（图
３）［６］。１９３０年，康约翰主任再次休假期间，药房管理
的重任又落在孟目的肩上（图４）［７］。

孟目的在职期间，北京协和医院药房有普通制

剂、灭菌制剂及药检，经历了临床业务量和制剂技术

快速发展的时期（图５）［２，６１１］。当时药房药师们参
与北京协和医学院本科生们的药学课程［２３］，孟目的

还与当时康约翰主任、同事冯志东和何鉴清等人创

办北平药学讲习所，首期学员５４人，２０余年间培养
了两千多名中国本土药师和药剂士［２，４，７８，１１］。开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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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１９２５年北京协和医院年报中关于药房专业人员变动

和孟目的入职的记录［５］

图２　当时药房主任ＪｏｈｎＣａｍｅｒｏｎ（康约翰）与刚入职不久的
孟目的（左一）

图３　１９２６年６月药房代理主任孟目的（左七）与药房全体
职员的合影

图４　１９３０年９月药房代理主任孟目的（左八）与药房全体
职员的合影

几年来的医疗工作量急剧增加，医院处方集修订，还

承担了外院送来的生物标本、中毒解救标本和部分

市售药品特殊成分的检验工作［９１２］；神经科的每周

大查房制度和双周一次ＪｏｕｒｎａｌＣｌｕｂ，临床病理科的
每周例会，全院各科室的科研与每年发表文章统计

等，有助于青年人的临床培训［９１１，１３］。北京协和医

院完整的医教研体系，严格的医疗管理和活跃的学

术氛围，都为孟目的的药学实践、药事管理、药品生

产、药学教育积累了丰富经验。

１９２９年南京国民政府卫生署启动药典编纂工
作。北京协和医院外科创始人之一、１９２８年到卫生
署就任副署长、１９２９～１９３８年兼北京协和医学院院
长的刘瑞恒先生借调孟目的到南京担纲药典项

目［２４，１３］，１９３０年５月借调结束，返回北京协和医院
时，恰逢康约翰主任离职１年，孟目的代理药房主任
工作直至１９３１年８月［２，４，７］。这段时间里，他创刊

和主编学术期刊：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中文刊名《药刊》，
１９３０年）并撰写发刊词“一学术之兴也，必经初创、
完成与发扬而光大之三个时期……”［２，７，１４］，１９３１年
他编写出版了口袋书Ｐｏｓｏｌｏｇｙ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Ｐｏｉｓｏｎｓ《剂
量浓度有毒物质》［７］；１９３２年初春，孟目的离开北
京协和医院去南京工作（图６）［１５］。

孟目的自１９３２年起在国民政府卫生署中央卫
生实验处药物化学室担任主任，之后还兼任军医学

校药科主任［４，１６］。１９３６年他向教育部陈请，创办我
国第一所独立的国立药学专科学校（现中国药科

　　　　

图５　孟目的先生１９３１年伏案工作时的照片

图６　北京协和医院 １９３２年院报中关于药房人员变动的
记载［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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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并任校长，获教育部聘任书第１３０２１号，亲自
担任药剂学教授［２，１６１９］。经呕心沥血将国立药专建

设得初具规模时，１９３９年底国民政府教育部以“庇
护共产党”为由辞聘孟目的，他于１９４０年在香港创
办协和制药公司［４，１６１７］。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由

香港回到重庆，创办协和制药厂，生产磺胺、葡萄糖

等原料药和药品［４，１７］。１９４５年国立药专回迁到南
京后，时任校长薛愚教授续聘孟目的担任药剂学教

授［１６］。１９４６年孟目的被请到晋察冀解放区在张家口
筹建的制药厂做技术指导，根据解放区的条件，他提

出利用当地出产的麻黄提取麻黄碱，还指导生产柴

胡注射液等中药制剂，帮助解放区药厂扩大产能，提

高产品质量。他参与指导的解放初期协和制药厂生

产的磺胺噻唑、及上海善后事业保管委员会药厂生产

的葡萄糖酸锑钠等原料和药品，对华东几省流行的

黑热病及常见感染疾病的治疗起了很大作用［４，１７］。

孟目的一生中，从事过医院药学实践与药事管

理［２，４］，创办药学教育与授课［４，１６，１９］，组织过药品生

产与研发［４，１７］，撰写过药学知识与科普文章［２０２１］，后

半生主要从事药品质量检验研究与药典编纂等工

作［４，１７］；曾当选为第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第二、五、六届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

员，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曾担任中国药学会副理

事长兼秘书长、兼任中国药学会北京分会理事长等

职务，还支持创办了《药学通报》和《中药通报》等学

术期刊，成绩卓著［２，４，１７，２１］。

２　孟目的与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华药典》
１９世纪前后，随着西方传教士的进入，将西方

的宗教、文化、和西医引入中国，西方药物也大量输

入。国民党统治期间，各国药品竞相倾销，伪劣药

品充斥市场。中国医药界有识之士们呼吁尽早编纂

出版我国自己的药典［２，４，２２］。１９２９年南京国民政府
卫生署组织药典编纂，由时任卫生部部长刘瑞恒任

总编纂，严智钟、孟目的、於达望、薛宜琪、陈璞等５
人执笔［１，４］。其中於达望先生（１８８６～１９５６年）１９１１
年前曾在东京帝国大学药学院学习，回国后先后在

浙江省立医学专科学校任制药化学教授，在协约国

卫生学校任教官，１９１７年任中国药学会第 ３届会
长，１９２０年曾创办和主编《医药报》；严智钟和薛宜
琪亦为留日学生［２４２５］。鉴于孟目的的英国留学背

景与在北京协和医院的工作经历，南京国民政府卫

生署最初的构想是在《英国药典》基础上翻译和修

补，实际上亦参考１９２６年版《美国药典》和《德国药

典》、１９２１年版《日本药局方》等，工作条件简陋、流
程欠正规［４，８，２２２３］。北京协和医学院药理学教授伊

博恩（ＢｅｒｎａｒｄＥｍｍｓＲｅａｄ，１８８７１９４９）学习和研究
过中药学，亦受邀参与《中华药典》编修工作［２６］。

１９３０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名为《中华药典》
的药品标准，全书共收载药物７１８种。这是第一部
包含中药和西药的《中华药典》［４，２２２３］。２０世纪初
的西药大多是进口的，商品名、翻译名缺乏一定命名

规则，孟目的结合西药制剂的特点和拉丁名称的音

节，拟订了简练的制剂名，如 Ｔｉｎｃｔｕｒａ定名为“酊
剂”，Ｓｐｉｒｉｔｕｓ定名为“醑剂”，Ｅｌｉｘｉｒ定名为“酏剂”，
Ｔａｂｌｌａｅ定名为“片剂＂，Ｓｕｐｐｏｓｉｔｏｒｉａ定名为“栓剂”
等，明确简短［４，１７］。

中国历代的药学经典著作有“本草”或“局方”

之称。孟目的认为，药品标准是国家对药品的质量

标准和检验方法等制订的技术规定，这些规定具有

法律性质的约束力，是国家对药品所订的法典，所以

１９２９年他力主定名“药典”最宜。“药典”的名称沿
用至今，成为我国国家药品标准的通称［２２，２７］。

对于１９３０年版《中华药典》，孟目的先生在２０世
纪３０年代曾发表系列推介文章，介绍编纂经过及麦
角、液状石蜡、溴化钙等药典收录药品［２８３１］。２０多年
后他再次撰文评论说：那是一本无原则性的药典，当

时的国民政府奉行故事，政府支持和投入极少，审批

走过场；颁布后２０多年从未改版，任凭商人影印、以
再版形式出售前后７次［４，２３］。可见孟目的先生满怀

责任感和使命感而去，克服重重困难，甚至自费负担

志愿者的食宿费，在《中华药典》中依然留下许多遗

憾。随着社会上要求修订《中华药典》和药品质量标

准、增补地道中药材的呼声和提案，孟目的等专家完

成了第二版《中华药典》的初稿，但因时局动荡。未能

在１９４９年以前得到审阅和出版［４，１７，２３］。

３　孟目的在中国国家药典委员会的学术担当［２２］与

社会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卫生部随即

设立了药典编纂委员会，于１９５０年从上海调孟目
的到北京组织编订新中国药典，任命他担任编委会

药理小组组长并兼编委会的总干事，由卫生部长李

德全任主任委员，副部长苏井观任副主任委

员［１，４，２３］。卫生部领导强调新中国药典必须具有民

族的形式，其内容必须根据医疗防疫的实际需要，符

合国情。这让孟目的等专家们感慨良多：在新中国

成立、百废待兴之际，人民政府就考虑到人民健康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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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自力更生。新中国药典对中国药品质量管理提

供了正确的标准，对人民卫生事业提供了有力保

障［４，２３，２７］。正是基于这份信任和责任，孟目的亲自

起草附录中有关生物测定法，对各类药品的草案都

逐字认真推敲修改。为了使药典规定的标准和检验

方法切实可行，他还在卫生部药品检验所组织复核

实验，进行必要的修改［４，１７，２７］。

第１版《中国药典》于１９５３年印刷，由商务印
书馆出版。这是新中国的第一部药典出版，为当

时医药界的一大盛事。限于当时历史条件，除了

西药，新药典仅收载中药２８种［２３，２７］。在药典正式

出版前，《药学通报》先后刊出了孟目的撰文“我参

加３次药典编纂工作的感想”［２３］及楼之岑撰文
“关于《中国药典》１９５３年版药品命名方面的我
见”等文章，还刊出了介绍其他国家药典的文章以

普及药典知识，为１９５３年版药典出版后的执行起
到了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３２３５］。

根据１９５３年版药典施行中收集到的意见，
１９５７年编订了第一增补本，同年药典委员会改
组，孟目的担任副主任委员（主管业务），着手编

纂《中国药典》１９６３年版。《中国药典》１９６３年
版分一、二两部，收载各类药品及制剂１３１０种，
其中中药材 ４４６种，中药成方 １９７个，在反映我
国医药科学研究、生产和使用等实际情况，整理

祖国医药使之逐步标准化等方面，都有极大提

高，第一次收载了广大人民习用的、具有我国特

点的中药材和中药成方［２７，３４］。１９６１年卫生部药
品检验所与卫生部生物制品检定所合并为卫生

部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孟目的任所长，并兼任

药典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管日常工作。１９７７年
他继续担任国家药典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依旧参

与药典修订工作［４，１７］。

孟目的在中国国家药典委员会的学术地位和所

参与的药典版次，见表１。
据记载，１９７９年经国务院批示恢复药典委员会

时，已８２岁高龄的孟目的教授仍被聘任为副主任委
员。他曾多次扶着拐杖出席会议，继续为编制新版

　　　
表１　孟目的在历届中国国家药典委员会的任职情况一
览表［１］

年代 届次 药典版次 委员人数 孟目的的职位

１９４９～１９５４ 第一届 １９５３年版 ４４ 总干事

１９５５～１９５６ 第二届 无 ４９ 总干事

１９５７～１９７８ 第三届 １９６３年版，１９７７年版 ８０ 副主任委员

１９７９～　　 第四届 １１２ 副主任委员

药典贡献力量［４］。耄耋之年，他牵挂药典的修订工

作，时常过问并提出建议［１７］。他对于药典工作的重

视和牵挂，始于专业、敬业，坚持于用科学技术为人

民服务［１７，２３］。

４　小　结
纵观２０世纪中国药典编纂工作的起步与发展，

孟目的有幸参与新中国成立前药典编纂和建国后三

部药典编纂与修订。他为祖国的药学事业耕耘达半

个多世纪，被誉为一代宗师［１７，２３］。

致谢：在资料的收集和整理过程中，得到美国中华医学基金

会驻京办、北京协和医学院档案中心、中国药学杂志社、美国

洛克菲勒基金会档案中心的鼎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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